
口朱榕

1958年1月，我当时正在中国对外文化联络

委员会工作，领导上让我作为翻译兼秘书陪同孙

维世和阿甲两人去印度访问。他们一个是著名话

剧导演，一个是著名京剧评论家。我和他们在印度

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国家朝夕相处近一个月，正

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们是应进步团体印度人民戏剧协会(India

People’s r11lea溉As80ciation——简称IPTA)的邀
请而去参加会议的。当我们飞抵德里巴拉

姆机场时，天色已经昏暗，而大会即将开

始。我们来不及到旅馆打点行李就径直奔

向露天会场。维世同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接着又向大会敬献礼品，获

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就开始

了我们在印度北西南东德里、盂买、马德

拉斯和加尔各答四大城市的访问活动。

维世同志比我年长5岁，约34岁，风

华正茂。她经常身穿一袭白色长袖绸衬

衣，外罩一件黑色的长马甲，颇有些教授

的风度。她才艺双全，性格热情开朗活泼，

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对戏剧专业又是那

样的执着，很能赢得印度戏剧对口专家及

文艺界人士的好感和尊重。她对话剧艺术

专注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可

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何时何地，

她总是在想戏剧，不论是和专家谈话或是

观剧，她总是那样的全神贯注。那时的印

度，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影而不

是话剧，戏剧在印度不是热闹的行当，话剧并不景

气，从业人员也不多。从我们看的多台话剧来看，

不论舞台布景和道具都是很简陋的，有的甚至像

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竹台子戏，但维世同志仍是看

得津律乐道，赞不绝口。记得那时总有一位进步的

印度朋友陪同观剧并兼当翻译，他从印地语或其

它印度地方语言译成英语，再由我从英语译成汉

语，等这两道翻译完成后，台上早已又开始讲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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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台词了。我感到要求我翻译的速度甚至需要比

同声传译还要快，因为维世是舍不得放过那怕是

一句话的。每次散场后，维世同志还要找人座谈，

有时是在第二天。她对每一台戏都评价甚高，它们

确实朴实无华，有的戏还有进步的内容，其中有的

是揭露农村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的，看后让人

思考回味。

陪同我们访问的有前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P．C．约西和他的两个儿子及小姨子，还有一些朋

友是当地的进步人士，他们并不都是专职搞戏剧

的，有的公开职业甚至是裁缝。他们或多或少都遭

受过官方的迫害，有的还经历过危险的遭遇，谈起

来都很值得我们敬仰和同情。除了话剧界，我们还

结识了一些印度其他方面的艺术家，有的著名的

舞蹈家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里，为我们表演舞蹈，

并当场打开箱子，慷慨地拿出自己心爱的莎丽送

给我们。

除了专业的观摩，我们还游览了一些名胜古

迹。所到之处也都让我们惊叹不已。例如阿格拉的

泰姬陵，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们除了白天去参

观，晚上还专门去体味了月色下泰姬陵的魅力。那

潆漾的月色笼罩在泰姬陵的上空，宛如给陵寝披

上了一层白纱，更增加了凄婉的氛围。在印度的南

方，我们还倘佯于阿旃陀和阿罗拉石窟雕塑大厅

的殿堂，留连忘返。在那里，维世还遇到了她在莫

斯科留学时的老师，是苏联的著名戏剧大师，他们

是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记得他们给维世观看在

苏联排演的泰戈尔戏剧的剧照，维世见到他们后

十分兴奋，立即用流利的俄语和他们交谈起来。多

少年别后重逢，真有说不完的话要倾诉。我们还参

观了孟买的印度门，那汹涌的大海象征着印度人

民坚强不屈的精神。

印度的冬天正是全年最好的季节，到处鲜花

盛开，气候凉爽，但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已经令人

感到炎热难当。当时我为了替公家节约经费，没有

做够夏季的替换服装，维世同志爽快热情地把她

数量有限的连衣裙借给我穿，现在每当我看到照

片上我穿着维世同志的衣服时，更使我想起了她

的音容笑貌，一切如同还在眼前。

代表团的另一成员阿甲同志那时约摸有40

多岁了，和维世同志相比，他显得老成严谨，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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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笑，但和他相处久了，也觉得他有一个十分可爱

的性格。他没有架子，骨子里也爱开个玩笑，他和

维世总有谈不完的有关戏剧专业的话题。他为人

纯朴憨厚，有些不修边幅，时常需要维世加以善意

的劝说，这种提醒有时是在开玩笑中传递的。阿甲

由于太专注于专业，有时也会出现一时生活上的

糊涂。记得比较深刻的是一次我们早餐后约定在

旅馆门廊集合出发参观，但左等右等就不见阿甲

同志的身影，原来此兄忘了带什么东西，返回房间

时错走到别人的房间去了。我们听说后都笑得前

俯后仰，维世同志更是笑得利害。从此以后，此事

更是我们拿阿甲开心的话题了。

维世同志是烈士的遗孤。父亲孙炳文是周恩

来的战友，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1937年，维世和

哥哥孙泱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夫妇收

为干女儿。后来送往延安，在鲁艺学习。她的一生

都是在革命大家庭中度过的。1939年她陪周恩来

去苏联治肩伤，并在那里学习，直到1945年才回

延安。在言谈中她从来没有波及她和周总理的关

系，倒是谈起过她在苏联留学时，正值苏联卫国战

争时期，当时年轻的她在黑夜中曾勇敢地上房顶

值班，监视法西斯德军的空袭。她_生接受的是艰

苦奋斗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她对业务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的精神，可以说热爱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

事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她多才多艺，解放后一

直在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和导演。我想如果每个

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都有维世同志那样的敬业、

爱业的精神，那末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好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却遭

到了江青的极端仇视，把她视为眼中钉，非要除之

而后快，把她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非法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维世同志暴死在狱中，周恩

来得知后立即要求有关单位对她的遗体进行解

剖，查明死因，但很快得到回答说尸体已火化。我

想起同她一起关在狱中的吴雪同志曾在电视上凄

厉地叫道：“她是被活活打死的呀!”想到此情此

景，不禁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

命”，以维世同志的才干，在话剧舞台上一定能创

造出更多辉煌的业绩。斯人逝矣，让我们牢记这段

悲怆的历史，千万不要让悲剧再重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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